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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梳理了龔賢與幾位遺民交往的事實，希望能對這十年中龔賢遺民思

想的變化，提供一個研究的角度。本文大致認為，龔賢與這些遺老締結的深厚友

情，在畫，在詩，更在於共同的人生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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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 年後，遊宦的支持和推動，使揚州成為眾多遺民的逃難之地，並在 17

世紀下半葉成為社交和文化中心，是文人學士和游宦們的嚮往之所。這構成了清

初龔賢藝術賴以發展的文化圈。本章主要涉及龔賢與這個文化圈中的遺民群體交

往的情況。相同的人生旨趣，讓他們心心相印，用友誼和詩歌的力量去克服內心

的蕭瑟。此期龔賢藝術的發展，在清初遺民士人內心重建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

要角色。 

 

當清初遺民對朝廷的武力抗爭轉向低潮之時，批判晚明的文化思潮，在重溫

古典中尋找出路，成為他們的普遍關注。龔賢在這個時期，由詩歌轉向繪畫，在

現實與理想的交錯中尋找著自我的價值，在經歷過時代的喧鬧之後，它具有了某

種反思的意味。1654 年龔賢結束了泰州之行，返南京暫住，充滿激情的心緒漸

漸落入塵埃，《甲午元旦》一詩透出了心態的變化，“群情歸寂寞，舉世轉鴻濛”

1。此頃的他，不是完全蕭然於物外自得天機，而是以繪畫撫慰內心，開始探尋

人類命運的意義。雖然這個時期的作品仍具有明顯的感傷和懷古的格調，但志趣

相投的遺民往來，無形中拓展著他的情感之路，為晚年遺民情感的昇華以及繪畫

盛期的到來，做了充分的準備。他晚年的很多繪畫題材涉及對這段交遊經歷的回

憶。 

 

這裡，本文主要梳理了龔賢與幾位遺民交往的事實，希望能對這十年中龔賢

遺民思想的變化，提供一個研究的角度。本文大致認為，龔賢與這些遺老締結的

深厚友情，在畫，在詩，更在於共同的人生蘄向。他們不求仕進，以清貧和清白

的身世，對複社人士表示著無限的崇敬；他們索處寡居，鬱鬱少言，因故國之思

而放眼山水，使家國之痛聊以慰藉。相同的詩心，讓彼此寄慨尤深。在遺民情懷

的發展之路上，龔賢漸漸明確了自己的方向，如他自言：“此路不通京與都，此

舟不入江與湖，此人但諳稼與穡，此洲但長菰與蒲。”這如同一句誓言，從此他

泛著生命的小舟，駛入生命的深層。 

 

                                                       
1（清）朱觀輯評《歲華紀勝》卷上，清康熙刻本。此詩未收入《草香堂集》。 

  甲午元旦》：“日上不知處，乾坤薄霧中。群情歸寂寞，舉世轉鴻濛。柏子焚供佛，梅花折送

窮。無田怕租稅，翻喜卜年豐。” 



                                                             龔賢在揚州與遺民交誼考 

101 
 

1、胡介 

 胡介，字彥遠，號旅堂，家世中衰，父親靜庵公讀書不遇，督彥遠甚嚴。彥

遠小時候便表現出才智過人，年十二參加科舉，七試皆冠軍，遂補邑錢塘諸生。

意氣鏗然，王公將相不敢邀請他，而仕清的漢官龔鼎孳、曹溶和周亮工等爭相與

其相識，同遊名藉。 

 

 龔賢流寓揚州期間結識了胡介，並成為知己，內心的相合，使他們未曾見面

就已彼此欣賞，而且龔賢晚年還常憶起這位老友。可見，這位廣陵的高士，稱得

上是龔賢一生的知己。胡介有一則信劄《與龔半千論詩書》2，說到龔賢非常欣

賞胡介詩的雅致，曾托紀映鐘向胡介和顧與治征詩，而胡介在這之前也已知曉龔

賢的畫，以磊落之氣聞名。在《旅堂詩文集》中，有多首與半千交往談其性情的

詩篇。《同牧雪上人湖上夜坐懷龔半千》詩雲：“一葉落高木，草堂秋自生。故

人已千里，明月欲三更。憂患存終古，饑寒見老成。霜清憐永夜，回首望蕪城。”

3此詩未署時間，但據後一首《辛醜元日寄舍弟會》可推斷，當寫于辛醜（1661

年）之前。《題龔半千五律》詩雲：“野遺先生天才獨絕，至性過人，以二十六

年專攻五律，所存又止百篇此。其意不到古人不止，止到古人不止也。故□其百

篇之存，逸群絕倫，獨開千古如此。米海嶽曰：吾書無右軍一點俗氣。徹見此語，

始可與讀野遺五律。”4把龔賢的詩比作右軍書法，稱讚無一點俗氣，獨開千古，

足見二人內心的相通。對此，胡介也曾在詩中有所流露。《嚴江道中寄懷柴丈、

戇叟》詩雲：“秣陵又見雁初飛，蕭瑟河山短後衣。寒笛故人對京口，蕪城別路

夢容揮。井函詩史留名字，鶴化人民今是非。偃仰亂離吾輩老，早教心地識皈依。”

5這首詩是贈給他的兩位知心朋友半千和戇叟，共同的家國之痛，將他們連在一

起，落落寡合的個性只有彼此深知，悲秋之時，更加思念亂離中相識相知的摯友。 

 

 現藏蘇州博物館的龔賢《山水冊》（十二開）6，此冊無款印，據末頁龔賢揚

州老友諸九鼎的題跋可知，龔賢還曾為諸九鼎和胡介作過畫。 

                                                       
2（清）周亮工輯《尺牘新鈔》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3（明）胡介撰《旅堂詩文集》卷一，清抄本 
4《旅堂詩文集》卷二，清抄本 
5（清）魏憲輯《詩持》二集卷四，清康熙刻本 
6 龔賢《山水冊》（十二開），蘇州博物館藏，紙本、水墨，縱 28.2 釐米，橫 35.9 釐米，圖著目

於《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6 冊，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78-79 頁，編號蘇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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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龔賢《山水冊》十二開之九  蘇州博物館藏  順治末年作  縱 28.2 釐米、橫 35.9 釐米 

 

 龔柴丈棲寄高邈，壁立寡偶，能詩、能書、能畫，其近作七律，可與翁山頡

頏，畫筆遂稱獨步，然非所至好，不輕為捉筆。嘗為予畫古樹荒祠，題雲：“老

樹迷夕陽，煙波漲南浦，古廟祠阿誰，詩人唐杜甫。”又曾為旅堂畫菰蒲艇子，

亦題雲：“此路不通京與都，此舟不入江與湖，此人但諳稼與穡，此洲但長菰與

蒲。”其高趣如此。此冊雜畫水石雲煙，是其最得意之筆，嘗指冊內第十幅示予

曰：“作畫一年政得此幅，其自重之如此。”畫窗梅樹下，偶出此冊，展看一過，

卻如與柴丈握手談笑，始知我輩契合，自不在尋常往來形跡間耳。甲辰六月十二

日鐵堂鼎。 

 

 諸九鼎此跋作於康熙三年甲辰（1664 年），從行文語氣看，距離龔賢完成已

有一段時間。那畫作大約應作于順治末年。 

 

 此跋透露了一則重要資訊，那就是龔賢曾為胡介畫《菰蒲艇子圖》，題雲：

“此路不通京與都，此舟不入江與湖。此人但諳稼與穡，此洲但長菰與蒲。”道

出了他選擇的人生和藝術之路的特質。這是一條疏離社會的道路，它不通熱鬧的

市井，指向深深的山林，指向生命的深層，那是一片寂寞的世界。 

 

 龔賢歸南京定居之後，還曾作畫給這位二十年前的知己，表達思念之情。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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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夏，龔賢自作《龔野遺山水十二冊頁》7，第一開（圖 2）就是回憶高士胡介，

題詩曰：“旅堂先生性愛水，一日城中不可居。疑在湖心結樓住，板橋唯許過樵

漁。”自注：“旅堂武林胡介，吾友也。”《過雲樓書畫記》卷九著錄此畫，加

以介紹說，胡介高士與半千和櫟園是忘年舊交。從其他幾開來看，這套冊頁的內

容多與龔賢早年流寓生活有關，與胡介的友誼讓他一生難忘。畫中央茅亭高高矗

立於板橋上，孑然高蹈，別有韻味。 

 

 
圖 2、  《龔野遺山水十二幅冊》之一  蘇州顧麟士過雲樓藏  1676 年作 

 

2、呂潛 

呂潛是龔賢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知己。他們相識于龔賢流離生涯之初，且

一生保持著往來，不僅僅源自相同的遺民情感，而且從詩歌到繪畫，二人均稱得

上是同道。在同輩人中，畫風與龔賢最接近的當推呂潛。在當時即產生了廣泛的

影響，享有“天下二半”之譽。二人不但多有交往，而且年齡相仿，畫風相類，

那麼是誰影響了誰？這是學界一直頗有爭議的問題。8在此，本文結合二人詩畫

往來的史實，希望對此問題的探討，有所裨益。 

 

                                                       
7 此套山水冊頁，畫十二頁，題詩十二頁，跋二頁。圖見《龔賢冊頁》，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版；著錄見《過雲樓書畫記》卷九，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147-148 頁 
8 學界大多認為，呂潛是龔賢之師，著名藝術史家俞劍華、餘輝先生持此觀點（參見俞劍華《中

國美術家人名大辭典》呂潛條；餘輝《試論清初‘龔派’的存在——從一本冊頁發現一個畫派》，

《新美術》2002 年第 4 期）。近來學者呂曉認為，二人是同輩朋友。（參見呂曉《試論龔賢與

呂潛山水畫風的關係》，《榮寶齋》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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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潛（1621—1706），字孔昭，號半隱、耘叟，晚號石農山，明末清初四川

遂寧人。呂潛之祖系遂寧鄉賢，父呂大器，官至明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呂

潛崇禎十五年（1642）中舉人，崇禎十六年（1643）中進士，官行人，授太常博

士。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不久，父母相繼病逝，呂潛身逢亂世，

嘗盡苦難，往來於湖州和揚州之間，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歸蜀。自此閒居家

鄉，徜徉山水，過著隱居清貧的遺民生活。他詩風沖淡，在中國詩歌史上造詣頗

深。詩集今存《懷歸草堂詩集》、《守閑堂詩集》、《課耕樓詩集》，有康熙年間其

弟呂泌刊本，光緒十五年（1889）歐陽紹重刊本，1935 年成都沈氏刊本等。他

客居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9三十年，揚州十年，年老回蜀後生活二十年。無

論是詩歌還是書畫，都在清潤明秀的幽遠中，散發著感傷的氣息。 

 

其一、交往始于 1650 年代龔賢客居泰州和揚州生活的初期。 

 

雖然目前尚未發現確切的史料，可以考證呂潛和龔賢交往始於何時，交往的

詳情也尚待查考。但是，呂潛《懷歸草堂詩集》中六首有關龔賢的詩作，是目前

能反映二人交往的最集中的資料。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的交往並非短暫。       

 

《懷歸草堂詩集》系呂潛在清順治元年（1644）至康熙十二年（1673）客居

吳興時所作詩歌。收詩 170 餘首，有揚州詩人陸廷掄序，呂泌跋。記述與龔賢交

往的有六首詩10，其中《訪龔柴丈山中》和《題龔半千半畝園》二首11，明顯作

於 1664 年歲末龔賢回南京定居之後。據此可大體推算他們交往開始的時間，也

可與龔賢相關的生平情況相互印證。 

 

訪龔柴丈山中 

建業半城山，尋君到此間。天飛黃葉暗，路入白雲間。 

                                                       
9 今浙江省湖州市，當時稱吳興，泰州和海陵也都屬於這一地區。 
10《懷歸草堂詩集》，《呂半隱詩集》，沈述志堂叢書，民國刻本。收錄與龔賢交往的六首詩，除
《訪龔柴丈山中》和《題龔半千半畝園》（二首）之外，其他三首為：《過龔半千寓齋》：“寂
寂花間路，人爭問字來。晚風動蘿薜，細雨涇蒼苔。對客開書卷，無家任酒杯。餘生寡臭味，
見爾獨徘徊。”《吳爾世招同半千、無言泛舟真江看桃花》：“短楫向江頭，尋花春事幽。地
余秦版籍，人見晉風流。暝色連沙浦，寒煙隔戌樓。酒邊新抱病，豈為別家愁。”《秋蘭和柴
丈》：“不分隨秋草，芬菲晚見時。卷將高士舌，畫出美人眉。明月空山早，涼雲白露遲。楚
臣曾採擷，哀怨亦何為。” 

11《懷歸草堂詩集》，《呂半隱詩集》，沈述志堂叢書，民國刻本 



                                                             龔賢在揚州與遺民交誼考 

105 
 

避客因遷土，逢僧代款關。正愁生計拙，驚見好客顏。 

 

題龔柴丈半畝園 

名重三都賦，身歸半畝園。琴尊藏竹屋，車馬候柴門。 

老覺多閑是，今知無位尊。寄言劉子驥，不用訪桃源。 

 

其二 

四國罷兵戈，南方少橐駝。幽人抱書卷，息影在山阿。 

落日下喬木，春風吹蔦蘿。白頭渾漫興，半醉或高歌。 

 

這裡涉及龔賢寓所問題。就其經歷看，南都崩潰後，他短衣去國，寄跡於揚州，

又客居海安，後繼續住在揚州，然後歸南京定居。在這些年流離異鄉的生活中，

或寄居于朋友處，或賃屋暫居，未知他有築屋或買宅，所以，“建業半城山”所

雲，只能是半千返回南京定居之後的情況。據蕭平先生對龔賢晚年的故居考辨12，

認為龔賢晚年在南京有三處居所，即先是在鐘山西麓的半山園，又遷至聚寶門外

之長幹裡，最後在 1667 年左右遷至清涼山下之虎踞關（或稱半畝園），過隱居生

活。那麼他為何要一步步遷至清涼山下，其好友方文丙午（1666 年）所寫《虎

踞關訪半千新居有贈》一詩作了明確的交代：“移居不喜近長幹，俗客來多應接

難。路出清涼台更遠，宅如書畫舫猶寬。”13這說明龔賢遷居的主要原因，是不

太適應與庶民雜居，且應酬頻繁的居住環境。這與呂潛所言龔賢因“避客而遷

土”，看法相仿。 

 

呂潛的這幾首詩，話語間顯露出深深的關切，可見此時二人的親密。那麼，

他們的交往應該始於半千 1664 年歲暮返回南京定居之前，即在外流離的近二十

年中。而半隱在甲申之變後，奉母寓於浙江省苕溪（舊吳興縣別稱，今浙江省湖

州市），後流寓於揚州和湖州。14二人很有可能在 1650 年代，半千客居揚州生活

                                                       
12 蕭平、劉宇甲《龔賢》（明清中國畫大師研究叢書），吉林美術出版社 1996 年版，33-37 頁 
13 詩見方文《嵞山續集》卷四·七言律，引自《龔賢研究集》（上），江蘇美術出版社 1988 年版，

202 頁 
14 胡傳淮《“詩書畫三絕”奇才呂潛初探》，《四川職業藝術學院學報》，第 16 卷第 3 期，2006

年，19 頁 



書畫藝術學刊 第十八期                                                               

106 
 

的初期就開始了交往，以詩會友，相互切磋畫藝。 

另幾則繪畫往來的資料，證明了二人交往之初可能已有繪畫的互動。 

 

  

圖 3、呂潛《山水冊頁》十開之一  

約早於 1655 年作 

北京市文物商店藏 

圖 4、龔賢《山水冊頁》十二開之一 

1657 年作 

上海博物館藏   縱 22.8 釐米、橫 30 釐米 

 

呂潛有一套《山水冊》（十開）15，現藏北京市文物商店。雖然每開均未署

年款，但其中有兩開收藏者題跋，署年款“乙未”（1655 年）。這表明，此套冊

頁大概畫於此年或更早時期。從時間上推斷，此時呂潛應該生活在吳興，而龔賢

剛剛結束了泰州海安鎮的五年客居生活。其中，第四開（圖 3）和第六開山水有

明顯的渾厚之氣，在清初金陵畫壇流行的明媚文弱的感傷氛圍中，顯得尤為獨特，

與此期龔賢畫風倒很相近。比如，1657 年龔賢所作《山水冊》（十二開），現藏

上海博物館，其中一開（圖 4），層層峰巒是龔賢晚年最有特色的景致之一。其

畫法雖尚為稚拙，但已顯出對墨法的側重，渾厚凝重的墨筆以獨立的方式出現在

畫中，表明龔賢此期已開始了墨法上的大膽嘗試。  

 

對於龔賢 1655 年左右的畫風，美國學者王仲蘭先生提出：“龔賢在早期階

段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不過，他移居揚州後不久便能畫出變化多端的奇異

山巒，迥異於早期作品。”16這也表明，移居揚州之初的幾年，很有可能是龔賢

畫風轉變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一點，也有材料可以佐證。 

                                                       
15 關於這組畫作，題跋七言律詩，見呂潛《懷歸草堂詩集》中的《題畫十絕》，《呂半隱詩集》。

其中有一開文字與詩集中的《題畫十絕》不符，第六開的題詩在《題畫十絕》中也未見。圖著

目於《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 冊，203 頁，編號京 12-171。另外，《呂半隱山水十二幀》（上

海文明書局，1909 年）中也大致和北京市文物商店的這組相同，少數冊頁有別。 
16（美）王仲蘭著、楊振國譯《龔賢<卓亭圖>研究》，《美苑》2005 年第 5 期，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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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賢在流寓泰州海安期間，作了《仿董巨山水》

軸17（圖 5），現藏美國克裡夫蘭美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根據畫上 1670 年題跋自述，該畫

約作於二十年前，即大約 1650 年。這是龔賢早期的

代表作，畫跋內容深刻（見本書上編第一章分析），

顯示了他晚年對於傳統的深刻思考。筆墨系此期所

為，表達上尚欠協調。特別是山巒的刻畫，頗顯僵

硬，缺乏晚年的松秀之韻。但非常難得的是，這裡

已明顯表現出一個新的探索傾向，不囿於筆墨形

跡，欲與北宋大師間尋找深層的聯繫。可以說，這

是龔賢一生仿古道路的開始，以董巨為起點，也是

他堅守的落腳點。或許，他始終不能忘記年少時看

到董巨畫那刻的震撼，董源蓊鬱渾厚的瀟湘意味，

是他要延續的一點“真精神”，如何在這種意味中

增添歷史的縱深感，由形式意味成為生命意味，是

他一生探索的方向，這正合乎他不斷昇華著的生命

體悟。 

 

    再看一下接下來的五年後，龔賢所作的《列巘

攢峰圖》（臺北陳啟德收藏）18，題跋：“列巘攢峰

千萬笏，蒼然盡日在眉端。忽驚雨至飛泉下，攜酒

還從閣道看。乙未十月，石城龔賢畫。”此圖重巒 

圖 5、龔賢《仿董巨山水》軸 

美國克裡夫蘭美術館藏 

約 1650 年作 

縱 216.2 釐米、橫 57.2 釐米 

疊嶂，林屋飛瀑，構圖宏闊。線條圓轉有力，較之前更富變化，特別是山石的勾

勒與皴染協調，筆墨趨於沉厚，松枝處還可見圓渾的禿筆。典型的龔賢畫山、畫

樹之法初現。此時是“乙未”（1655 年），龔賢時年三十七、八歲，剛到揚州不

久。 

                                                       
17 圖著目於（日）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 年）第一卷，262 頁，

編號 A22-030。圖見“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0. 278-79, picture213.亦見阮榮春編《海外藏明清繪畫珍品：龔賢·金陵諸家卷》，遼寧美

術出版社，1999 年，26 頁，左圖 
18 圖見王道雲編注《龔賢研究集》（下），江蘇美術出版社 1988 年版，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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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龔賢這種奇異的風格，呂潛和胡介頗為讚歎。曾在龔賢的一幅畫跋中，呂

潛題曰：“龔子筆墨妙天下，此卷尤傳世物也。昔桓玄既取顧長康畫，且謂能通

神變化而去。顧自信，不以為怪。予於此殊作並州剪刀之想，主人宜愛護之。不

然，更恐飛龍攫去。蜀遂州呂潛識。”胡介題曰：“柴丈筆精墨妙，遺世獨立，

此卷意匠超然，並忘慘澹經營之跡。殆徐山陰所謂：曠如無天，密如無地，鸞迥

鳳翥，不可把捫者也。摩玩再過，幾欲效顛米載拜攫之而去。丙申（1656）孟冬，

錢唐胡介賞鑒並題。”19《十百齋書畫錄》著錄的這則山水冊頁雖今已不得見，

但從跋語可知，二人對 1655年前後龔賢的繪畫非常欣賞，呂潛更是歎為神物。

龔賢代表性的無天無地，沉沉無際的山水意境，已現端倪，並由此超然獨立於當

時畫壇。並且，胡介更是道出了其中的關節，半千的筆墨創新得益于他對米家山

水的所悟。結合後來龔賢的論畫主張看，從米家這裡領悟的正是他十分推崇的

“橫”境：“書法至米而橫，畫至米而益橫。然蔑以加矣。是後遂有倪黃輩出，

風氣所開不得不爾。”20這股倪黃不得不開的風氣，正是得益於他們把握的“橫”

的精神。其實就是要超越古今，不囿于成法，以己心與古人之心相合，以自由的

精神翻新出自己的藝術篇章。此乃半千形式創新的根源所在。呂潛、胡介二人對

此龔賢創新精神的領悟，真乃知己所言。 

 

從以上分析看，龔賢與呂潛在 1650 年代龔賢流寓泰州、揚州生活的初期很

可能已經相識，並在 1655 年前後定居揚州之初，畫藝往來增多。目前很難有畫

作證明，彼此是誰影響了誰，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期二人均已開始了墨法的探索，

並且龔賢畫風經歷了比較明顯的轉變，晚年渾厚之風已現端倪。 

 

其二、交往發展于 1660 年代龔賢揚州生活的後期和歸南京定居之後。 

1651 年龔賢移居揚州之後，在那裡大約生活了十年以上，1665 年左右歸南京定

居於清涼山下，直至 1689 年去世。這段近四十年的生涯，是龔賢專心於繪畫的

時期。移居揚州不久，他的畫風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到後來歸隱南京之後，個人

畫風愈臻完善。龔賢中晚年在揚州和南京的這段時期，與遺民畫家和文士的交往

情況，無疑是重要的研究資料。這裡，本文通過現存畫作分析，對學界某些尚存

                                                       
19《十百齋書畫錄》醜集《龔半千山水冊》，《中國書畫全書》第 7 冊，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0 年版 
20 跋見龔賢《山水冊頁》十二開之一，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1679 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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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問題，提示出來，望教正于同道。 

 

 
圖 6、 《清人山水圖冊》之四  呂潛   美國景元齋藏 

縱 13.4 釐米、橫 24.4 釐米 

 

 
圖 7、 《清人山水圖冊》之六  龔賢   美國景元齋藏 

縱 13.4 釐米、橫 24.4 釐米 
 

有關龔賢與呂潛在揚州和南京的交往，現存史料和畫作大致有三則。 

 

 第一則是《清初諸家為“中翁”所作書畫冊》，該畫冊現為美國伯克利加州

大學高居翰（James Cahill）收藏21。冊中書畫對開，各十二幅。畫為山水或松石，

書為五言和七言詩，均為祝壽之作。此冊的作者有 22 家，其中有遺民、顯貴、

官宦，也有布衣；有的可考，已為人所知，有的則待考。龔賢和呂潛是 22 位作

                                                       
21（日）鈴木敬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第一卷，東京大學出版會 1982 年版，368-369 頁，編號

A3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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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有畫作也有題詩的兩位。此冊書畫均有題款，署名多為“中翁”、“中符”

或“素庵”。署年均為“癸卯”，為康熙二年（1663）。題款中還有贈“六十大

壽”、“六十初度”之語。據汪世清先生考證，“‘中翁’其人必以‘中符’為

字，而以‘素庵’為號，其六十誕辰在康熙二年癸卯十二月。”“‘中翁’汪姓，

名德章，字中符，號素庵，歙縣潛口人，晚年客居揚州，性曠達，廣交遊，是一

位風雅遺逸之士。”22這是目前所見，記載龔賢和呂潛書畫交往的唯一畫作資

料。 

 

有關本冊書畫的款印，汪世清先生提供了較為詳盡的資料。據汪先生稱，本

冊畫第四開是呂潛的一幀山水小品（圖 6）。左側中部款題“畫為中符年翁，潛。”

下鈐“半隱”白文方印。對開為自書題詩雲：“先生有道足徜徉，野服山中薜荔

香。子類徐卿差可快，官無陶令亦何妨。長年松菊穢閑處，到處琴書敬草堂。卷

性自能臻上壽，采芝餌鹿侈餘糧食。”對開自書款題：“癸卯嘉平，為中符老年

翁祝並正。西蜀呂潛。”下鈐“呂潛”白文方印和“半隱”朱文方印。23畫面採

用倪瓚“三段式”構圖。平坡之上老樹四株，頂部見山巒一角，剩餘的中景部分

一片空白，蒼莽寥廓。 

 

 本冊畫第六開為龔賢山水小品（圖 7）。雖未署年，但以諸家祝壽“中符”

之作推知，當寫於康熙二年（1663）冬或十二月。龔賢是時客居揚州，與歙人交

友很多，“中翁”當是其中之一。款題：“畫為中翁先生正。龔賢。”下鈐“半

千”朱文方印。對開自書題詩雲：“陶公聞道後，漉酒賦新詩。晚歲無相識，其

人實可師。格高松樹老，豔冷菊花遲。仿佛千秋下，先生獨近之。”款題：“奉

贈中翁先生正。龔賢。”下鈐“龔賢”朱文方印。借昔賢以頌友人，詩亦隱喻祝

壽之意。24相比呂潛一畫的寥廓布白，龔賢此畫蒼鬱繁密。山峰陡峭，近景層層

雲樹蓊鬱沉厚，而突出的是遠景中淩空的高閣，似乎與他物沒什麼聯繫，所烘托

                                                       
22 汪世清《清初諸家為“中翁”所作書畫冊》，載于《汪世清藝苑查疑補證散考》（下），河北教

育出版社 2009 年版，257 頁。汪世清先生的這篇文章，側重贈書畫的作者、款印和被贈人的

考證，對畫作分析較少。 
23 汪世清《清初諸家為“中翁”所作書畫冊》，載于《汪世清藝苑查疑補證散考》（下），河北教

育出版社 2009 年版，261 頁 
24 汪世清《清初諸家為“中翁”所作書畫冊》，載于《汪世清藝苑查疑補證散考》（下），河北教

育出版社 2009 年版，2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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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千古不變的荒寒境界。 

 

 
圖 8、  龔賢《為伴翁所作山水花卉冊》  故宮博物院藏    1679 年作 

縱 22.6 釐米、橫 60.2 釐米 

 

 第二則是 1679 年龔賢《為伴翁作山水》冊頁（圖 8），是故宮博物院所藏《金

陵各家畫冊》十二頁之一。25畫之贈者“伴翁”，據美國吳定一先生推斷，即呂

潛。26畫右上方作者自題：“笙鶴追逐書滿車，樓臺疑是鄴侯27家。英雄事業神

仙術，玉手調羹酌紫霞。為伴翁老先生畫，龔賢。”從龔賢對伴翁畫藝的極度讚

美之辭看，這位伴翁也應數得上是當時知名畫家，而呂潛，字半隱，故吳定一先

生的推斷比較可靠。半千和半隱二人，從 1650 年代初相識，到 1685 年呂潛歸蜀

家鄉定居，這三十多年中保持了密切的繪畫往來，此畫也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認

識。 

 

  第三則是有關詩文、信劄方面的材料。龔賢在 1667 年定居清涼山下半畝園

之後，呂、龔二人來往較多。在呂潛《懷歸草堂詩集》所收集的六首與龔賢交往

的詩中，有兩首《題龔柴丈半畝園》28，情真意切，對龔賢晚年的平淡閒適的歸

隱生活，表達了羡慕之意。但在半千所遺詩文中，除了上面一首題畫詩外，未見

                                                       
25 這幾位金陵畫家：鄒喆、吳宏、高岑、高遇、王概、柳蓀、謝蓀等。《金陵派名畫集》（《文物》

1977 年 2 月）載這幾位金陵畫家己未（1679 年）春為伴翁所作《山水花卉冊》十二頁。龔賢

之冊頁，圖著目於《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22 冊，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150 頁，編號京 1

－4054。 
26（美）吳定一《龔賢中晚年畫風的轉變》，《朵雲》第 63 期，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5 年版，99 頁 
27“鄴侯”一詞有兩種解釋：一是用典。傳唐李泌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累封“鄴縣侯”，家富藏書，後用此美稱他人藏書眾多。二是代指當時的詩人吳鄴侯。吳珊，

字鄴侯，號鳳山，為吳琅（字寶樹，號蓼園）之弟，兄弟同為金陵著名詩人。此處側重用典之

義。 
28 見本文前面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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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寫給半隱的。只在 1685 年給王翬的信中，提及半隱。  

 

自公韓（柳堉）為弟說，先生墨妙不獨為吳門第一，竟為天下第一。令弟神

魂飛越，正擬買一舟來訪，忽聞道駕且至，喜可知矣。所恨荒居稍遠，不能

日侍左右。頃又聞將欲解纜，使弟恍惚，不知所以，無計可留，奈何奈何！

子老人至，接得至寶，滿弟願矣。但拙作不敢附去，未免形穢，幸一笑而擲

之。拙詩並諸君子亦附上。半隱（呂潛）昆季先行矣，屬並致意，小冊紙一

幅，權書前作一首，明日遇有人來城南，再作。29 

 

 半千曾請王翬為他畫《半畝園圖》，畫成後寫信致謝。信中，半千以弟謙稱，

對柳堉、王石谷敬重謙卑有加；提及呂潛時，言“屬並致意”，語意親切，不像

師輩，倒更像是朋友的口氣。 

 

 關於半隱的畫風演變，他的山水作品展現地很清晰。學者呂曉先生對此有深

入的研究，給我很多啟發。30但我不同意將師承關係限於技法聯繫，二人山水的

根本差異不在形貌，而在境界。下面兩幅呂潛山水（圖 9、圖 10），左幅寒山瘦

水枯樹，很有雲林山水所習見的淡影；右幅蓊鬱沉厚，恰若半千墨法的層次感。

但是其中缺少他一家之面目，關鍵在於一切處理都過實了。筆墨在造型的同時，

並未超越技法痕跡，構圖上景物和背景間相互依託。因此，雖然是一個個精彩的

取景，但卻沒有整體騰挪的氣勢，一切都顯示了內在的平衡。也就是說，形式語

言在顯現具象的同時，並沒有創造一種氣氛，並沒有超越形跡，成為創造氣氛的

特別的節奏、層次和韻律。在這一點上，文人畫所推重的筆墨形式，不是從畫中

具象形式、氣韻構成中抽離出的一方面形式因素，而是一種生命的形式，是超越具

體技法的筆墨而成為繪畫整體生命的組成部分。這正是半千通過繪畫、畫論所要

傳達的筆墨之意。 

 

                                                       
29 王翬《清暉閣贈貽尺牘》下卷《金陵龔賢 半千》，清光緒元年鉛印本 
30 呂曉《試論龔賢與呂潛山水畫風的關係》，《榮寶齋》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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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呂潛《高樹板橋圖》軸  四川省博物

館藏縱 78.2 釐米、橫 34.1 釐米 
圖 10、呂潛《層巒叢林圖》軸 四川省博物館藏 

1687 年作  縱 95.6 釐米、橫 37.6 釐米 

 

 
圖 11、  龔賢《辛亥山水冊》十開之七  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   1671 年作 

縱 24.1 釐米、橫 44.7釐米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龔賢的仿古之作，著意的不是技術上的像不像，也不

是為了顯示標新立異的風格，而是仿其意味，表達自己的思考。因此他的山水呈

現的是他一家之面目。他畫中的寒林遠岸、荒天古木，似乎與他物毫無聯繫地立

在中央，但這個“孤”就是形式的全部意義。形式並不是要突出某種取景的意義，

而是為呈現生命的真意而存在。孤獨荒寂就是生命的本來狀態，這是他通過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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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所烘托的永恆的荒寒境界。所以，他的沉厚秀潤雖無雲林淡影之形，卻

盡得其淡影之相，他要呈現的是生命之實相。如他曾在一則畫跋中說：“倪瓚實

有此圖，今人不之信。因摹之，以待知者。”（圖 11）31他是雲林荒寒之境的知

音，他們要畫出的就是沉沉無際的感覺，在虛處在淡處，在欲接未接處。在這一

點上，雲林不可學，半千也不可學，他們都在用藝術去呈現生命的哲學智慧。 

 

 半千和半隱年齡相近，又有近三十年的交往，從二人的畫作看，他們都是尚

格法的大師，如清代論者張庚評半隱說，“用筆放縱而不越矩矱，神氣清朗可貴”，

32黃賓虹評半千“矩矱森嚴”，都絕非虛言。但不同的是，半千通過繪畫探索生

命智慧，這條思想線索在明亡之際已現端倪。可以說，以玄思來駕馭格法，半千

幾乎超越了那個時代。他自詡為王維之後的獨一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之人，這份自信來自于他的智慧思考。正是這兩方面，使半千的格法思想與其他

畫家不同，格法成為他呈現生命智慧的方式。像他這樣的思考型畫家，即使在文

人畫史上也極少見。所以，單就格法論二人關係，無異於將他們降為晚明以來技

巧派的代表，這有悖半千的用思。 

 

3、黃生 

黃生（1622－1696），字生父，癢名起溟，譜名琯，字扶孟，一字房孟，號

白山子，又號冷翁、蓮花外史33。歙縣人。白山先生早年曾至京師，客蔣超（字

虎臣）幕中，甲申之後，閉門著書，前後三十餘年。有《一木堂詩》十一卷，詞

一卷，《一木堂文稿》十八卷，《一木堂內稿》二十五卷，《外稿三十卷》等。黃

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平生力倡漢學，在語言文字上的貢獻尤大，其《字詁》、《義

府》諸書，至今尚有影響。 

 

黃生雖不以詩稱，但詩在當時即有盛名，《詩稿》刻於康熙癸亥（1683 年）。

自序稱：“世既以詩人目我，我即以詩人應之。”其詩質樸可愛，間有奇肆排奡

之氣，非斤斤於文字者所能知。如《放言》雲：“我遊無何鄉，歸來忘扃戶。偶

                                                       
31 跋見龔賢《辛亥山水冊》十開之一，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1671 年作 
32 張庚《國朝畫徵續錄》，《中國書畫全書》第十冊，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0 年版 
33《潭渡黃氏先德錄》，《黃賓虹文集》雜著，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9 年版，442-4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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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盤古兒，盜吾混沌去。至今三萬年，不能複其故。” 

 

白山先生工書善畫，許承堯《歙事閑譚》卷二十《黃白山工書畫》條：“《草

心樓讀畫集》雲：‘白山先生，以前代遺老，倡漢學于東南，與亭林先生遙相桴

應……其書法如龍虎盤崛，蓋得晉人不傳之秘，視唐以後書家皆煙視媚行也。先

生不以畫稱，家有敝冊，以墨點山水樹石，皆自然高妙。先生子鳳六為老畫師，

然骨韻遠不逮矣。’”其子黃呂，字鳳六，是一位著名的畫家，其畫跡今多見。 

 

 白山生前與龔賢、孔尚任、屈大均、程穆倩、王不庵、朱古愚、邵長蘅、吳

嘉紀、汪沅等相善。黃生在他的《一木堂詩稿》中，多次稱龔賢為知己，且他的

朋友也多是與龔賢相善的遺民。《尋龔野遺》一詩雲：“滿城尋欲遍，匿影一庵

深。野菜同僧飽，村醪為客斟。廚村徵債畫，壁掛不彈琴。坐此無炎暑，當門就

柳蔭。”這記述的大概是龔賢客居揚州一寺庵的情況。從行文看，龔賢這段寺庵

生活似乎並不舒心，不彈琴，為債而畫，所以很可能只是暫時在此避居，維持生

計。《邗上見龔野遺時方舟亦至》雲：“來為尋知己，萍蓬聚一城。文站交手讀，

懷抱積時傾。市遠魚蝦氣，簷低鳥雀聲。此中無素友，誰話客居情。”此時二人

已成為吟詩的知己，以詩作往來保持著各自性靈的自由和高潔。《寄龔野遺》一

詩當是龔賢歸南京之後，黃生對二人過去交遊的感懷。“憶昔維揚把臂新，與君

知己二三人。披圖散帙常終日，問酒尋詩不隔旬。間入石門求大藥，老歸鐘阜作

遺民。從茲別去相聞闊，江樹江雲幾度春。” 

 

4、費密 

費密（1625－1701），字此度，四川新繁人，居揚州，精通儒學，人稱燕峰

先生。又精書法，是當時維揚著名的書法家，並以詩著稱於世。其平生交遊廣泛，

王士禎在揚州時期，賞其詩，汪遁于曾說，費密的詩“愛煞漁洋王阮亭”。孔尚

任也是其好友。龔賢與費密的交往當在早年就已開始，在龔賢流寓揚州和返歸南

京後，仍有繼續。費密孫費冕所作的《燕峰先生年譜》，於 1661 年條謂：“得龔

半千書法”；1667 年條謂：“在揚州，與龔野遺等友人論詩”；1671 年還曾給

龔賢書信；1681 年在揚州為半隱祝壽，時龔賢在場。可見，此時龔賢與費密的

交往甚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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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賢與費密的交往還引發了一段佳話，從中我們不僅能瞭解龔賢的詩風，同

時也對他晚年的畫風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龔賢曾寫了《與費密遊》三首五律，現抄錄如下：34 

 

與爾傾杯酒，閑登山上臺。台高出城闕，一望大江開。 

日入牛羊下，天空鴻雁來。六朝無廢址，滿地是蒼苔。 

 

登眺傷心處，台城與石城。雄關迷虎踞，破寺入雞鳴。 

一夕金笳引，無邊秋草生。橐駝爾何物，驅入漢家營。 

 

江天忽無際，一舸在中流。遠岫已將沒，夕陽猶未收。 

自憐為客慣，轉覺到家愁。別酒初醒處，蒼煙下白鷗。 

 

   龔賢的詩，率真精煉，頗有晚唐人風範。這三首，格調清拔，意境幽遠。“詩

中有畫”，借無限的景象表現蒼涼的情懷，儼若眼前萬物，滿眼望去都是蒼涼。

其實蒼涼的是人，物本無心，但詩人有此心，便能造此物。詩中的世界即是心靈

的世界。 

 

 傅抱石曾根據這些詩創作了《與爾傾杯酒》，用畫境表現詩境。原詩題於畫

端，附有短跋：“壬午芒種，擬畫野遺《與費密遊》詩，把杯伸紙，未竟竟醉。

深夜醒來，妻兒各擁衾睡熟，乃傾餘茗，研墨成之。蛙聲已嘶，天將曉矣。重慶

西郊山齋傅抱石記。”畫面左端危崖突起，上有松樹數枝。崖頭二人，袖手對話

狀，或許即是龔賢和費密。崖下是一帶城垣，右角近處有一道城門。城內崖石叢

林，略著紅葉；幾簇屋頂，略染夕陽。城外一片空白，茫茫天際中一帆遠行，淩

萬頃波濤。畫中景物雖少，但荒寒恰若半千。實際上，傅抱石僅僅是繼承了一點

半千的“真精神”，表達的都是自己的思考。結合這幅畫的創作背景，正值國難

之時，半千的寂寥，似乎讓此時的傅抱石更有感觸。他們都在藝術中找尋著永恆

的安寧。同具此心，故能再造此境。 

                                                       
34（清）卓爾堪輯《遺民詩》卷八，民國石印本，上海有正書局 


